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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内，

到广东惠州后，杨芳想进电

子厂打工，却因为年龄太小，老

板不收。没办法，她只好在熟人

的介绍下，去建筑工地做事。开

始是洗菜，一个月有 200 元。“觉

得钱太少了，我便要求递砖，那

样一天可以拿 20 元。除掉下雨天，

一个月可以赚四五百元。”杨芳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一年后，

等到长高了点，她才拿着别人的

身份证进了电子厂打工。

打工的时候，工资结算拿现

金，要拖半个月才能拿到，如果

提供银行卡，三天后就可以拿到。

杨芳于是把同事的银行卡报了上

去。但让她没想到的是，那位

同事过了一段时间竟然销卡走人

了。她只知道对方是哪个省的，

却没有任何其它信息。杨芳后来

只好领现金工资。“我们当时睡

的是铁架床，有四根中空的圆床

柱，每次同事们出去后，我就把

钱用报纸包起来，偷偷地藏在

床柱里。只留些小钱用。”让杨

芳没想到是，有一次，她想取钱

用时，却发现四个床柱里只剩下

了几十元钱。“从此，我就不存

钱了，有多少钱用多少。”杨芳说，

而她盼望拥有自己户口的愿望更

为强烈。

成年后，杨芳终于知道她最

开始被“收养”的地方是贵州，

她想顺着原来的路往回找，但

在她的记忆中却记得那里只有

深山老林，具体方位却是一片空

白，因为当时她是昏迷的。加上

记忆时好时坏，她只知道自己是

湖南人。

上世纪 90 年代，杨芳乘车

去了邵阳寻亲。“那时网络也不

发达，也不懂得要找派出所，自

己一个人走了一个多月，脚都起

了泡，毫无收获。”杨芳说，到

2006 年，她再次辗转来到了长

沙寻亲。可是，由于提供的线索

不准确，结果和上次一样，也是

无功而返。

两次寻亲不成功，杨芳开始

变得有些心灰意冷。正当她准备

接受自己的一生将要在别人的

冷嘲热讽中孤独度过时，她遇到

了改变自己的那个人。2010 年，

杨芳跟朋友聚会时认识了同样

在广东打工的王先生。一来二

往，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我

后来就把工资存在男友的银行

卡里。”杨芳说。

五年来，男友对杨芳不离不

弃。可是，当两人回王先生老家

江西准备结婚时，却发现，杨芳

没有户口，既办不了结婚证，也

不能正常生子。她的准婆婆张梅

英这才得知她是多年前被拐出

去的。

张梅 英非常同情杨芳的遭

遇，她希望能够帮准儿媳找到自

己的亲人，同时，也为了不让别

人取笑她儿子娶了一个不明不白

的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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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哪里人？
这对很多人来说，张口即来；可对 39 岁的杨芳来说，却是长达 30

年无法言说的痛。9 岁时，她被人拐卖，从此寄人篱下，颠沛流离，找
不到家人，没有户口，无法存钱，无法结婚，无法生子……直到她遇见
了自己的准婆婆。

6 月 6 日，杨芳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准婆婆带她回湖
南寻亲的经历。

今年 3 月 15 日，杨芳的

准婆婆张梅英请来居委会

的退休干部老陈带着自己的

准儿媳走上了寻亲之路。

在 张 梅 英 的 再三 询 问

下，记忆时好时坏的杨芳只

依稀记得家乡的名称里有个

“道”和“县”字，还有火车

的声音。凭借着这一点点模

糊的线索，张梅英带着她四

处打听，得知湖南永州有个

“道县”，而且那里通火车。

于是他们一行三人马不停蹄

地赶到了永州道县。在道县

公安局民警的热心帮助下，

他们几乎找遍了杨芳记忆中

有大柳树、浮桥和学校的地

方，但每次都没有完全相符

合的。正当大家失望的时候，

道县的一 位民警提醒了他

们：湖南有个通道县，和道

县只有一字之差，会不会说

的是通道县呢？也许是民警

的提醒一下子勾起了杨芳的

记忆，她竟然记起了自己父

亲的名字——杨永吉。于是，

民警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在

人口系统里进行查询。果然

通道县也有叫杨永吉的人，

就在通道县县溪镇，年龄与

杨芳回忆的相吻合。虽然杨

永吉和杨芳长得不太像，但

杨芳与杨永吉的父亲长得很

像，而且，杨芳记忆中爷爷

的名字正是杨永吉父亲的名

字。

张梅英立即决定坐车去

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下车

后，跟通道县县溪镇当地人

聊起火车站旁边的学校、住

所旁边的大柳树、大浮桥等

信息，杨芳愈发肯定这 就

是自己的家乡。3 月 19 日上

午，杨芳和准婆婆等三人拖

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了通道县

公安局县溪派出所。在民警

的帮助下，杨芳查询到了父

亲杨永吉的资料，并来到了

杨永吉的家里。

“刚看到她时，我一眼

并没有认出来。她的脸比以

前瘦长了些。”6 月 6 日，杨

永吉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年，

女儿走丢后，他去了怀化、

湘西等地寻找，每次去外地

出差，也会去火车站等地方

看那些流浪儿童，但一直没

有消息。 一直找了 9 年后，

杨永吉才慢慢放弃寻找。

看到前来寻亲的杨芳时，

杨永吉虽然内心激动，但还

是问了杨芳一些情况。“她回

答了很多外人不知道的信息。

比如她妈妈的名字，她说的

是小名，这是很多人不知道

的；她还说出了当时住我们

楼下的邻居的名字。”杨永吉

说，“我当即确定她就是我女

儿。”一家人抱头痛哭。

不 过， 杨 永 吉 去 给 女

儿 办理 户口时， 民警 却提

醒，根据相关规定，需要做

DNA 鉴定，以提 供有效证

据。鉴定费用不低，加上杨

芳请的假已经逾期很久，办

户口的事便先放了下来。

杨芳虽然回广东上班了，

怀化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和人

口与出入境大队的公安民警

却没有放弃，他们通过打听，

并最终联系上了汉五生物工

程 ( 长 沙 ) 有 限 公 司 CEO、

DNA 寻亲义工谭笑丹。谭笑

丹立即表示，给予免费鉴定。

6 月 2 日，谭笑丹去怀化与

当地分公司员工一起采集了

杨永吉和杨芳的头发，当晚

赶回长沙，第二天，就出来

了结果，证实他们是父女。

“听到结果时，我忐忑

不安的心情 终于平复了下

来！”杨芳说。

杨 芳 和 杨 永吉 抱 头 痛

哭。杨芳的母亲也从靖州

赶来相见，一家人再次泣不

成声。30 个年头，一万多个

日日夜夜，那些不堪忍受的

煎熬都化成了此刻幸福的泪

水。

6 月 3 日， 杨 芳 高 高兴

兴地办好了户口和身份证。

如今，一家人都在期待春节

时杨芳的结婚典礼。 

A 9 岁的她先后被卖三户人家
杨芳的噩梦始于 30 年前的

一次放学后。

“那时我 9 岁，上小学。父

母已经离婚，妹妹被判给母亲，

我则判给了父亲。”谈 起 过 往，

杨芳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一天放学后，年仅 9 岁的杨

芳在火车站独自玩耍。天快黑时，

一名中年妇女问她在干吗，天真

烂漫的杨芳说 ：“我在等妈妈！”

中年妇女又问 ：“你知道妈妈在

哪吗？”“靖县（现称靖州苗族

侗族自治县）。”中年妇女便说，

跟杨芳妈妈住一起，可以带她

去找妈妈，还给她买了一瓶饮

料。

“喝了饮料没几分钟，我就

睡着了！”杨芳说，等她醒来的

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座完

全陌生的大山里。杨芳后来才知

道到了贵州省。单纯的杨芳此时

还想着何时能见到自己的妈妈，

便不停地问那个“好心”带她找

妈妈的女人。那个女人告诉她，

在这里住两天，妈妈就会来接她

了。可是过了两天，她仍没有看

到自己的妈妈，连那个带她来的

女人也不见了。于是她想回家找

爸爸，可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拦住

了她，并对她说，你是我花三十

块钱买来的，怎么能走呢？对方

怕她逃跑，还把她关在了一个小

房间里。

“关了我整整一个月。”杨芳

回忆，“因为没有自由，我便说

不走了。他们给我端来了鸡肉，

让我叫爸妈，我想只要叫一声就

有鸡肉吃，叫就叫吧。”

但 这 样的 好日子没有过 几

天。暑假来临时，这对夫妇在

上学的两个小孩放暑假了，他们

不喜欢杨芳。“当时还遇上了天

旱，没有收成，一天到晚全吃

土豆和红薯。”杨芳说，他们觉

得养不起她，便把她送给了另一

户张姓人家。但只呆了一个星期，

杨芳又被送到了另一户人家。三

个月内换了三户人家。

在第三户人家，杨芳终于安

定了下来。“因为我调皮，被打

骂也不少。但他们没有小孩，因

此对我还不错。”杨芳说，那时，

她经常跟其他小孩去砍树，有一

次不小心，别人的砍刀不小心

砸在了她的头上，血流如注。“山

里离医院很远，就用云南白药，

加点草木灰来止血。”也许，就

是这次意外，让杨芳的记忆出现

了问题，从此记忆力不再那么好。

但这 对养父母依然对她很

好。三年后的大年二十八这天，

养父母两人乘车去帮她了解上户

口的事情。谁知，山区道路结冰

严重，他们乘坐的东风车在下坡

时没刹住，翻到了河里。养父母

双双遇难。

养父母的父母由此认为杨芳

是“灾星”，加上家境本来不好，

便想让她离开。“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我是女孩，

即使上了户口，长大了也会嫁人，

以后不会养他们。”杨芳没办法，

只好把家里的猪、鸡卖了 215 元，

跟着隔壁村寨的人远赴广东惠

州打工。那时，她未满 13 岁。

记忆受损，B 寻亲受阻

湘女被拐 30年，
准婆婆带她千里寻亲

准婆婆C 帮她踏上回家路

杨芳和杨永吉父女高兴地和DNA寻亲义工谭笑丹（右）合影。


